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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聚焦于近年来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里兴起的“汉服运动”，并把“汉服运动”置于当
前中国社会互联网日益普及的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予以分析，指出热衷于“汉服运动”的都市
青年群体乃是一种亚文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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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
的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之一，即表现为越来
越多的亚文化社群日益活跃在当代中国的社会
与文化生活当中，以为数众多的亚文化社群为
背景，新的社会动态和文化潮流层出不穷，进
而促使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日趋复杂化、多样化
和碎片化．笔者近年一直在追踪研究的“汉服
运动”，正是此类亚文化群体及其活动和影响的
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透过对“汉服运动”的
起源及发展进程的梳理，探索其理论依据和实
践活动的特点与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
去深入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某些
非常重要的焦点所在．本文把“汉服运动”界
定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社群之一，进而
试图探究“汉服运动”和互联网的关系2． 
 
Ⅰ．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面对外部世界开
放时总会有各种考量，既想和外部世界沟通，
又谨小慎微地想避免“失控”．虽然至今这个基
本姿态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由于“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不仅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换
关系，而且中国社会内部的基本结构，均发生
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海外研究者在论及
中国互联网问题时，较多聚焦于政府对互联网
的管理和限制，并倾向于把它作为中国政府管
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亦即作为人权问题的
一环来指责，故多持批评立场[1]，殊不知互联
网在中国的崛起，已经并且将越来越成为促进
变革的全新的动力机制3．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
战略目标之一即是信息化．1990年代，中国几
乎和西方发达国家不相前后地及时提出了发展
信息技术科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的信息化对策．改革开发的中国，赶上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革命
的快车．1994年，中国正式接通国际互联网；
短短十年，到 2004年中国的网络人口便已达到
9400万，2005年更是进一步超过 1亿人，约占
总人口的 7.9%．2007年，《国际互联网条约》
在中国正式生效，这使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迈
进到了互联网时代．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非
均衡特质，网络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尚存在
很大差异，大约有 80%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网络普及
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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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海为例，1985年，上海市民所能接触
的媒体主要有报纸（60%）收音机（94%）和
电视（24%，其中黑白电视占 86%）；到 1997
年，市民依赖的媒体则改变成为：彩色电视
（98%）、报纸（77%）、收音机（76%）．在 1997
年，打算购买电脑的上海市民家庭约为 34%，
但当时仅有 1%的人利用互联网；根据 2002年
的调查，仅仅过了 3年，2000年上海市民利用
互联网的比例便迅猛地上升到 29%，2002年这
个比例则高达 52%[2]．现在，这个比例更是高
达 80%以上．与此同时，上海市民中利用互联
网的人群也出现了均质化趋向，不再局限于知
识分子、学生和白领阶层，而是向全社会所有
阶层渗透，不论性别、职业、学历、年龄、地
域和民族，全社会都以各种形式日益卷入互联
网之中．越来越多的市民以互联网为获得信息
的主要途径，人们不仅从互联网获得有关新闻、
邮件通讯和资源检索等服务，也可以积极地介
入互联网的各种论坛发表言论和表达主张．因
此，当今中国互联网的成长与繁荣，在相当意
义上可以说是“庶民”的胜利，它意味着“公民
社会”的逐渐形成．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北京、
广州和深圳等其他中国城市．这不仅意味着传
统媒体的逐渐衰落和“互联网文化”的形成，
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步入越来越彻底的互联
网时代．截至 2011年 10月，中国的微博用户
已经超过 3亿人（多为新浪微博用户），网民人
数则达到 4亿 8千万，来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信管理局的这个数据说明，中国的互联网
用户的规模已达“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
基础设施，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渗透到越来越多
的行业，诸如传统媒体、电子商务、社交交流、
影视娱乐、网络游戏等等，甚至互联网本身也
正在日益膨胀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对于本文
而言，互联网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
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中
国主动参与和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
侧面．互联网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提供了相
对自由、独立和具有无数可能性的言论及信息
共享的空间，以此为依托，中国网民人数的迅
猛增加和成长，这意味着不特定多数的“公众”
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公共话语体系中，通过互联
网而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发言权和影响力，就此
而论，互联网已经和仍将持续地改变着中国社
会生活的基本格局4． 
 
Ⅱ．互联网和汉服运动 
 
    本文所谓的“汉服运动”，主要是指近年以
来，以都市汉族男女青年为主体，以互联网为
媒介和舞台，以“汉服”为主轴和符号，旨在
建构汉人的民族服饰和复兴汉文化及中国传统
文化的社会文化运动．这里所谓的“汉服”，主
要是指汉族曾经拥有、但已经消亡了的民族服
饰，尤其是历史上汉人的服装．“汉服”这一概
念在古代并不常用，它主要是现在参与“汉服
运动”的人们，对于他们相信或想像的汉人民
族服饰的称谓；应该说在“汉服”这一概念里，
内涵着服饰文化的正统性和纯粹性的寓意．并
非汉人曾经和正在穿着的所有服装都是“汉
服”，“汉服”的特定含义是指起源于汉族、由
古代汉人发明并传承，具有汉文化本质特点的
服饰文化．由于汉人在中国历史上拥有主体性
的地位和影响，所以，“汉服”被“同袍”们认
为比起“唐装”、“新唐装”、“旗袍”和“中山
装”等，它更有资格成为“中式”服装的代表． 
    在 1911年的辛亥革命前后，为推翻清王朝
的统治，“汉服”曾被作为政治与社会动员的符
号之一，其逻辑是改朝换代需要伴随着“易服”
革命．不过，“剪辫”迅速取得了成功，“放足”
在历经较长时期的努力之后也终于得以实现，
唯独“汉服”却仅仅昙花一现，最后不了了之．新
生的中华民国受历代王朝服制和“易服”之政
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制定的民国“服制”中，
以“长袍马褂”为主的“中式”服装和“西装”
得以并置，却没有对“汉服”有任何关照．究
其原因，无非是“汉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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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 
    21世纪初“汉服运动”的兴起，曾使很多
人都感到有些突然、意外．除了作为对“唐装”、
“旗袍”之类“满装”的逆反，“汉服运动”实
际上也体验到辛亥革命前后曾经有过的类似尴
尬，例如，被误读为“戏装”和死者的“礼服”，
或被误解为日本人、韩国人等．无怪乎有的“汉
服运动”活动家认为，“汉服运动”所要达成的
目标正是一次文化领域的辛亥革命．“汉服运
动”并不讳言他们致力于恢复的是“古装”，因
此，“复古”的指责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深刻的
批评．问题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曾经的“汉
服”动向不成气候，而在完全没有“易服”之
社会政治需求的如今，“汉服运动”却如火如
荼？答案就在互联网． 
    新时期的“汉服运动”，从一开始就借助于
互联网、依托于互联网、成长于互联网[3]．有
关“汉服”的讨论、争辩和倡议，主要是以互
联网上的网站、论坛或网页、博客、微博等为
舞台而展开的，它不断扩大、延展而永不停歇、
永不关闭、永不消失．对于热衷于“汉服运动”
的都市青年男女来说，没有互联网是不可想像
的．在中国互联网上无数大大小小的“虚拟”
社区中，“汉服运动”已经拥有了相应的份额． 
    自称“汉友”、“汉服网友”或“同袍”的网
民们，在“汉民族网”、“汉网论坛”、“汉服网”、
“兴汉网”、“新汉网”、“天汉网”、“百度汉网
吧”、“百度华夏吧”、“汉未央”、“汉文化论坛”、
“汉韵唐魂论坛”、“九章摄影”、“华夏先锋”、
“中华民族服饰论坛”、“清韵论坛”、“华夏复
兴网”、“华夏汉网”、“长安汉服网”、“苹果汉
服社区”、“如梦霓裳论坛”、 “汉服春晚”、“北
京汉服协会”、“中原汉服”、“福州汉服网”、“温
州汉服”、“英伦汉风”等为数众多的网络社区
里，参与和汉服问题有关的讨论或争辩．“同袍”
们在网络汉服社区里召集活动，相互交流信息，
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参与各种汉服活动时的照片
和心得贴出来予以展览，甚或炫示．互联网上
迅速地积累了有关汉服和“汉服运动”的大量
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青年网民学习汉服知识
和有关“汉服运动”之理论和实践的图书馆、
资料库与课堂． 
    2011 年中秋节，“汉服北京”组织在北京
朝阳公园举行了中秋祭月祈福活动．他们首先
是在互联网上自己的“汉服吧”（汉服北京）发
布通知，呼吁“同袍”们和本“组织”的成员
们积极参加；然后，他们在网络社区内部串联
互动，把各项活动分组落实并尽可能具体化，
包括确定活动纪律和注意事项，确定各项目组
的负责人以及活动内容．到中秋节这天，“同袍”
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朝阳公园分若干小组展开
活动，例如，学做月饼的“帝都食货志”小组，
制作宫灯（用于祭月仪式）、小桔灯等的“汉有
游女”小组，组织射箭体验的“控弦司”小组，
学做汉服（纸样制作、童衣教学）的“衣冠小
组”，负责摄影、录像工作的“映世阁”小组等；
傍晚时分，小组活动结束后，大家聚集在湖边，
举行庄重的祭月礼拜活动．最后，他们再回到
自己的网络社区，贴图、灌水、发表感想、总
结经验、交流心得，并开始策划下一次新的活
动．汉服“同袍”们从互联网上获取了很多智
慧资源，例如，当天举行祭月仪式时所诵读的
“祭文”，据说就是网友从互联网上下载得来
的．如果，这样的汉服活动得到了平面媒体和
电视媒体，尤其是官方的关注与报道，参与的
“同袍”们则会视之为活动的成效，亦即提高
了汉服的知名度，扩大了“汉服运动”的影响，
这自然也是要在自己的网络社区里庆祝一番
的． 
    近些年来，“汉服运动”以互联网为平台，
制造或促成了很多公共事件和重大新闻，例如，
在网络上提倡和传播所谓“中国式学位服”、倡
议 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采用汉
服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礼仪服装等等．互联网为
“汉服运动”提供了绝好的活动空间，“汉服运
动”也为中国互联网制造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
闻．互联网可以说是 21世纪初“汉服”得以重
新“再发现”，得以不断地被“表象”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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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互联网为“汉服
运动”提供了必不可缺的虚拟社区基础和密切
互动的重要途径，它还促成了全国不同城市的
汉服爱好者/“同袍”们的互相串联、相互模仿，
从而促使“汉服运动”迅速地具备了全国性的
规模．因此，我们不妨说“汉服运动”是互联
网之子，它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由部分汉族
青年在互联网内外发起和推动的[4]． 
 
Ⅲ．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同袍”们 
 
    积极参与“汉服运动”的都市青年男女，
已经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了明显的“亚文化”群
体．这是由一些在中国社会迅猛发展和剧烈变
迁的过程中，较为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汉
族城市青年自发形成的社群．“汉服运动”的
参与者，均拥有较为明晰的汉民族认同感和较
为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并且都主张用“汉服”
来作为其最为重要的族群认同的符号． 
    如上文所述，互联网为中国公众提供了巨
大的广泛交流和个人主张的自由空间，虽然它
在一定意义上是“虚拟”的，但同时也是“真
实”存在的，并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以互联
网为基地，中国社会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的亚
文化社群，这也是中国社会生活民主化趋向的
一个重要方面．网民们在互联网上创造和发明
了许多独特的表达和表现的途径，并通过“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
了无数多的亚文化社群．可以说，汉服“同袍”
们的社群，正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在中国
互联网上，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和互联网
的普及相同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网络民族
主义”思潮．表现在互联网里的民族主义思潮
及其情绪非常复杂，既有国家民族主义，又有
族裔民族主义，很难一概而论．在这些民族主
义思潮中，既有中国公众/网民对于全球化进程
的反应性姿态，也有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出现
的“文化自觉”意识，当然也有在特定国际关
系事件中的应景式对应．网络民族主义有强烈
的情绪性，这是因为网络空间并非适于冷静思
考的空间，匿名性通常总会导致言论的进一步
偏激化．例如，在涉及日本的有关问题时，此
种情绪化情形尤为明显[5]．在形态复杂多样的
网络民族主义中，“汉服运动”被有的批评者认
为是一种“种族性民族主义”[6]，其表层是以
复兴“汉服”和中华传统文化为目标，深层却
是汉族文化本位和汉族中心主义，其中较为极
端的主张甚至具有种族优越感的色彩． 
    不过，根据笔者 2011年夏天在上海、无锡、
北京、西安和郑州等地的实地调查，走出互联
网上的虚拟社区，在各种形态的城市公共空间
（公园、广场、步行街）展开实践的“汉服运
动”却颇为温和、稳健，更像是年青人的郊游
聚会或行为艺术等，这和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网
络言说激烈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仅凭
网络虚拟世界较为激烈的言论来判断“汉服运
动”，就有可能产生误解．参与“汉服运动”
的青年“同袍”们，固然是依托网络虚拟社区
建构其认同的，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活跃的实
践，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群体，汉服
“同袍”们通常共享着颇为类似的价值趋向．他
们大都喜欢传统文化，喜欢中国历史，喜欢中
国古典文学，对于古诗词、传统乐器、民族音
乐、女红、武术、书法、茶艺、国学和中国古
代服饰等，拥有独到的审美偏好，例如，中国
古典文学里“才子佳人”式的审美理想．在这
一点上，他们和互联网上“哈日”、“哈韩”及
偏好欧美价值的亚文化群体，可以说有非常显
著的不同．汉服“同袍”们在互联网的虚拟社
区内相互交流，并形成了彼此互相认可的“同
袍”意识．“同袍”一词，来自《诗经.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显然，这一用语强化
了汉服运动实践者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
[7]．“同袍”们除了在自己熟悉的网络论坛或
网站里如鱼得水之外，还能够在其他城市的“汉
服”社团中找到知音，而互联网则为“汉服运
动”超越各城市之地域性，扩张为全国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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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海外中华文化圈也产生影响发挥了决定
性的作用．活跃于不同城市的“同袍”，相互鼓
舞，互通信息，进而使“汉服运动”作为“亚
文化”日益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通常在每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多个汉服
社团存在，它们彼此之间有时候是合作的关系
（例如，彼此借用服装等道具、彼此借鉴并相
互通报活动的信息等），有时候则是相互竞争的
关系（例如，相互比较介意对方的影响力、彼
此之间或存在理念上的差异等）．目前，尚不存
在同一座城市里统一各个汉服社团为一体的任
何迹象．造成这种多社团并立局面的原因很多，
其中包括由于认知和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分裂
（“汉服运动”内部，有不同的理论流派）、由
不同领袖发起而形成、或受其他因素制约（例
如，大学里的学生汉服社团，自然会和社会上
的汉服社团有所区分）等等．大多数汉服社团
的形成都是自发的，成员人数一般从十多人到
一百多人不等，成员的加入和退出都是自愿的，
彼此的联系也较为松散．汉服社团通常会有 1
位或几位召集人，他们在多数情形下，便是该
社团的负责人或意见领袖；同时，也会有若干
位积极分子，他们是热衷于参加活动并分担会
务的核心骨干人员；然后，便是一般的会员．在
社团的外围则有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多为
他们的男女朋友、家属或熟人，例如，在“汉
服北京”的户外活动中，除了他们自己各有编
号的会员之外，每次也都会有一些“外挂”的
人士参与其中，他们大都是由会员介绍，对汉
服活动感到好奇，随后也有可能参加的一些人
士．在很多汉服社团里，均是女孩子占据主导
地位．尤其是涉及汉服“秀”的展演时，她们
便是无可争辩的主角．但社团内部的理论家，
却往往是较多男性． 
    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大学内部的学生汉服
社团之外，社会上绝大多数汉服社团都没有经
过正式的社团登记手续，但它们也并不面临被
取缔的危险．汉服社团在举办户外活动时，基
本上也没有什么阻力，这是因为他们举办的活
动多在传统节日之时，通常会被视为是有益和
健康的．也有一些汉服社团有明确的章程或试
图努力正规化，希望完成社团登记等合法化的
手续，但这个趋向并不明显． 
 
 
 
图 1  互联网：促进交流与理解，新时代有新方式5 
 
 
图 2  “汉服北京”组织的 2011北京七夕之夜活动时
的纪念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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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笔者于2011年中秋节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调查汉服
活动． 
 
 
图 4  2011年 8月 4日，笔者在无锡向当地的汉服社
团“同袍”们进行访谈 
 
注释＊ 
 
1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2
 本研究系笔者主持的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课题
“有关中华世界之唐装、汉服、汉服运动的人
类学研究”（2011-2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3
 若把互联网作为一个行业，则在中国互联网的
本土市场较难有国外公司成功，而中国互联网
公司也因“中国特色”较难进入世界互联网．中
 
 
国独特的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等要素的存在构
成了一些屏障． 
4
 有关互联网在中国的意义，可参考刘新“中国
の現象”（The Phenomenon of China），爱知
大学 21世纪 COE（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
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激荡的世界与
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
2004年 3月． 
5
 此漫画引自“我国网络舆论呈现八大特点:浏览
者多参与者少”一文，http://www.sina.com.cn，
2011年 9月 2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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